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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讨共享心智模型在社会协作创新设计中的应用策略。方法 以共享心智模型相关理论及影

响因素为基础，结合共享心智形成的四个阶段：形成、调整、融合和稳定，构建社会协作创新下的共享

心智模型，并将其运用在藏羌织绣社会协作创新的实际案例中。结果 团队中参与个体在任务目标的引

导下建立了共同愿景，经过同伴间的知识交流和互相启发，修正和强化了个体心智，形成了共享心智和

知识平台，最终完成了社会创新设计的目标。结论 通过构建共享心智模型，有助于不同知识领域的参

与个体进行协作，为知识交互及产品创新带来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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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discuss the application strategies of shared mental models in social collaborative innova-

tion design. Based on the relevant theorie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shared mental models, combined with the four stages 

of shared mental formation: formation, adjustment, integration and stabilization, a shared mental model in social collabo-

rative innovation was constructed and applied in the practical case of Tibetan and Qiang weaving and embroidery social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The participating individuals in the team established a common vision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task goal. Through knowledge exchange and mutual inspiration among peers, the individual mind was revised and 

strengthened to form a shared mind and knowledge platform, and finally the social innovation design goal was completed. 

By building a shared mental model, it is helpful for participating individuals in different knowledge fields to collaborate, 

and brings new ideas for knowledge interaction and product 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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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创新解决的问题正变得复杂多样，为了满足

社会创新的个性化需求，提高团队创新设计能力尤为

重要。一方面，社会创新活动涉及多学科、多主体之

间的互动和学习，如何实现个体的高质量创新至关重

要；另一方面，设计人员被赋予了新的角色，从服务

提供者变为了团队合作中的思想促进者，让不同利益

相关者参与到设计过程中，通过设计网络使团队达成

一个更加共享的、全面的理解和共识，最终形成一个

稳定的、被团队认可的创新设计方案。设计思维方式

和视觉化能力，仍是传达复杂信息、提高交互协作的

强大工具[1]。然而，社会协作创新过程是一个以知识

为基础的创造过程，涉及到不同领域、不同学科个体

创造力的发挥，而个体创造力往往伴随着动态和不确

定因素，它综合了个体的认知、人格、社会层面等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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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并受环境影响而发生变化[2]。协作创新的本质并

非仅是人与人、人与工具、任务与任务上的协同，而

是基于社会性的知识交流 [3]。团队个体对知识的理

解、转化、融合过程，一方面需要有效沟通和交互，

另一方面需要共建团队人员在心智上，也就是“人-

知识-共享心智”的协同过程。在合作过程中创造共

享理解，探索支持参与个体之间有效沟通、互相启发

的方法，对团队的协作创新具有重要的意义[4]。  

1  社会协作创新中的共享心智 

1.1  社会协作创新 

1972 年，帕帕奈克[5]在《为真实的世界设计》一

书中强调了“社会设计”的重要影响。“社会设计”

被理解为“提高人类福祉和生计的设计过程”[6]。社

会创新与可持续设计网络（DESIS）的创始人埃佐·曼

奇尼[7]提出，社会创新是一个源于对现有资产创造性

重组的变革过程，未来的设计，是人人均可参与的设

计。随着社会形势复杂性的不断扩大，设计过程的协

作性和社会性在创新过程中越来越明确。通过用户积

极参与的作用，可以让利益相关者、设计师和最终用

户获得创新的结果[8]。 

在社会创新领域，国外研究主要以社区为中心，

对创新设计方法、可持续设计、生态设计展开研究，

而国内研究则围绕城市和乡村社区服务设计、设计教

育、设计战略等主题[9]。国内外研究者通过协同设计

方法指导不同知识背景的参与者共同努力，获得了丰

富的创新成果。湖南大学设计学院“花瑶花”设计项

目，以保护民俗文化、带动当地文创经济发展为目标，

组织专业的设计师团队、社区、居民等，联合开展大

量的协同创新活动，以服务当地社区[10]。意大利社区

创新项目 CSS Parma[11]，是一个为解决家庭护理领域

和残疾人融入的社区创新项目，被邀请参加共同设计

的团体由社区工作人员、残疾青年及其亲属、当地政

策制定者、社区居民等共同组成。该项目将协同设计

过程分为会议讨论和设计工作坊两部分。其中，设计

工作坊包含了问题设置、设计热身、观念产生、服务

发展、集体评估五个步骤，以便更好地满足社区用户

的需求。 

但是，在社会协作创新过程中，团队往往由社区

人员、设计师、社区居民等临时成员组建而成。一方

面，这种临时团队成员的专业特长、知识背景、个性

特点、处事风格等各不相同，不同个体对创新任务的

理解各有差异。这给不仅给协作创新工作增添了障

碍，还面临着团队创新力的有效激发、个体成员的沟

通协作等问题。另一方面，临时团队一般会在项目结

束后解散，在创新过程中产生的各类知识、草图、创

意等也会随时间和人员流动而消失。针对上述问题，

既需要促进创新团队之间信息的交互共享，提高创新

能力，也需要构建知识管理平台，以便形成环环相扣

的知识循环过程[12]。社会协作创新设计活动涉及多学

科、多主体之间的协作学习，这意味着设计师不仅需

要对社会问题进行全方位的调查分析，运用适合该社

区的设计思维方法，而且需要通过激发团队参与者之

间的知识交互，对知识和信息进行整合、转化、互补，

以实现创新任务目标。 

1.2  共享心智相关的理论研究 

POLANYI[13]于 1966 年提出了显性知识和隐性

知识的概念，他认为可编码的，能以书面文字、图表

等形式表述的知识是显性知识，而根植于个体行为中

未被表述的知识为隐性知识。创新知识是由显性知识

相互传递，并升华为隐性知识的螺旋上升过程[14]。团

队创新则需经历从个体的显性或隐性知识扩展为行

为相似的团队知识和心智的过程，该过程强调了团队

心智模型的重要性。心智模型（Mental Models）[15]

概念由 ROUSE 和 MORRIS 提出，用来描述、解释以

及预测系统的目标、形式、功能、状态的心理机制。

心智模型可以使参与者对所发生的现象形成理解、推

论和行动。在团队协作中，每个参与者对同一问题的

认识都有个体化的心智模型，当团队中的参与者共同

拥有从个体扩展到团队的知识结构，便形成共享心智

模型（Shared Mental Models）[16]。近年来，心理学、

管理学等诸多学科，从不同角度对团队认知绩效、知

识管理等方面展开研究，共享心智模型理论在其中占

据了重要地位。但是，该理论在设计领域研究较少。

本研究基于心智模型概念，整理出与协作创新相关的

理论知识模型，如知识共享创造模式、群体认知、协

同创新中的知识流动、成员认知输入输出过程研究等

（如表 1 所示），为社会协作创新设计的研究提供新

的视角。 

根据表 1 中的各理论模型，研究者们意识到共享

心智模型可以有效地反映与预测团队协作创新的效

能，其中知识的传递和转化是协同的重要阶段，从个

体主观的心智模型转化成相似的、标准化的行为结

构，离不开知识的流动，而个体的沟通效率也影响着

其他成员的认知变化。然而，这些研究均较少涉及如

何激发协作创新中的知识交互。在社会协作创新设计

中，设计创新目标往往以解决问题为导向。参与者知

识的建构不仅离不开团队成员的相互启发，还涉及到

设计成果的输出。因此，需要对设计创新过程中的知

识流动做研究。社会协作创新设计涉及到共享思维过

程的开发、使用、整合，为了创造设计者之间的共享

心智表现，设计协作不仅需要针对设计结果进行交

流，更需要促进团队参与者之间观点的迭代，即讨论、

演化、联结、融合[22]。从本质上讲，个体知识或经验

的演化，以及个体之间观点的融合就是建立共享心智

模型的过程，而知识交互和产生设计结果是团队成员

交换知识（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并共同创新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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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共享心智相关的理论模型 
Tab.1 Theoretical model on shared mind 

理论模型 相关文献 内容 

心智模型 
(Mental models) 

（ROUSE 等， 

1984 年）[15] 

人们用来描述、解释，以及预测系统的目标、形式、功

能、状态的心理机制，可以使参与者对所发生的现象形

成理解、推论、行动 

共享心智模型 
(Shared mental models) 

（CONVERSE 等， 

1993 年）[17]；(KLIMOSKI

等，1994 年)[18] 

团队成员对团队情境中关键要素（如任务、策略、关系

等）的共同理解和心理表征 

知识共享创造模式 
(Shared knowledge creation model) 

（ERIKSSON 等， 

2000 年）[19] 

知识共享流程、IT 基础设施、价值观、规范和程序、

推动者，这几个因素影响着知识共享和创新结果 

产学研协同创新的知识流动模型 
(Share-create-advantage models) 

（魏奇锋等，2013 年）[20] 通过知识共享、知识创造、知识优势形成知识流动，提

升团队竞争力，实现合作价值 

输入-过程-输出模型 

(Input-process-output framework，I-P-O) 
（PAVITT，2014 年）[21]

当一个成员的认知（包括信念、态度、动机、目标、情

感、人格特质），被先前讨论内容（Input）的情境因素

激活时，会影响该成员随后的信息（Process），从而影

响第二个沟通者的认知（Output） 

 

1.3  协作创新下的个体知识交互过程 

在团队协作创新过程中，创新任务一般以解决问

题为导向，需要个体对任务有一定的理解，而鉴于团

队身份的异质性，需要进行知识的建构。成员间的对

话和表达是知识建构的基本行为。个体通过学习了解

新的知识，外化和表达正在形成的知识，而表达则可

引发个体成员的思考和反思。与其他成员进行对话非

常重要，这个过程联结着团队内成员个体心智模型的

分布与彼此的启发和认同[15]，从而促进共同心智模型

的形成（如图 1 所示）。 

图 1 反映了团队中个体对创新任务信息的呈现， 
 

个体之间认知的加工和交互过程。实线和虚线椭圆分

别表示个体外部和内在的信息表征。在协作过程中，

个体 A 原有的知识或经验在经过加工提炼后，有了

初步探索并提出创新的草案，并针对目标问题，给个

体 B 提供了信息线索。个体 B 获得启发信息后，原

有认知（过去经验）被激活，建立新旧联系，并通过

元认知作用进行思考、推理，在激活隐形认知的基础

上修正并表达，形成修正后的创新观点。同时，个体

B 的表达让个体 A 觉知到新的观点，丰富并深化了个

体 A 的原有认知。通过了解个体间知识交互的过程，

有助于在创新设计过程中采取合适的引导方法和工

具，利于共享心智的快速达成。 

 
 

图 1  协作创新下的个体间知识交互过程 
Fig.1 Knowledge interaction process among individuals  

in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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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协作创新下的共享心智模型构建 

2.1  协作创新下的共享心智模型影响因素 

在共享心智和个体知识交互的理论基础上，本研

究试图构建社会协作创新共享心智模型。社会协作创

新以建立共同的创新任务为目标，学习并分享不同的

观点，以促成任务的成功执行。任务、团队这两个维

度，是构成共享心智模型的结构维度[24]。首先，对协

作创新任务进行分析和理解；然后，评估个体的能力，

明确角色，并了解团队其他成员的特征、能力、需求，

建立解决问题的共同愿景，并通过个体知识进行原型

激活和新旧对比，从而打破思维定势，促进个体间的

相互体验、相互理解、相互启发，直接指导共同目标

的实现[25]。具体而言，影响社会协作创新共享心智模

型的因素主要包含以下三个方面。 

1）共同愿景。团队之间具有共同的目标是协作

创新的基础，平等地交流、彼此身份的认同、相互信

任是开展持久合作的重要因素。团队中较有经验的协

调人，一方面能明确共同的任务目标，一方面充当“知

识经济人”的角色。通过互动，促进隐性知识和显性

知识的跨边界传播，对于促进知识理解和创新有关键

影响[26]。在协作创新设计中，“知识经纪人”角色一

般由设计专家胜任。他们负责对任务内容进行解构，

采取集中培训、交互学习等手段让团队更快地掌握知

识，建立团队针对目标的共同愿景并引导实践，从而

使团队找到问题的实质[27]。 

2）个体心智。团队个体具有不同的知识背景、

成长经历、实践经验等，在对共同目标的学习中呈现

出不同的视角。除了易于识别的显性知识，个体需要

通过交流互动激发出内部有关技能、认知方面的隐性

知识。个体首先对任务产生初步感知，因缺少对该任

务的语境知识，个体理解往往是模糊的。随着任务的

不断解析，与同伴交流沟通的深入，关于任务的个人

理解得到建立。在知识的挖掘和转变过程中存在认知

回路，需持续重新返回个体认知探索环节，通过再次

学习获得转化，直至逐渐稳定，形成个人心智模型。 

3）信息交互。通过共享、认同、互补等方式，

在团队中形成共享知识和心理表征，协调团队成员间

行为的目标。团队中的不同个体在信息交互中会受到

启发。这种互相启发不仅发生在新手和有经验的个体

之间，也发生在有差异的同伴之间。通过信息交互，

团队间产生了个体自我启发和个体间相互启发的活

动，个体间通过积极沟通、反思，以及相互反馈调整

各自的心理模型，从而推断个体原有认知在问题情境

中与其他参与者的匹配度。在沟通中捕捉、诠释、理

解任务的关键信息，在思考中适应自己的角色，理解

团队任务，使成员之间能够更协调地合作，从而积极

地促进共享心理模型的形成与发展。 

2.2  社会协作创新共享心智模型的构建流程 

通过影响社会协作创新共享心智模型的三个因

素，将协作创新共享心智模型的构建过程划分为四个

阶段，用四个关键词表示：形成、调整、融合、稳定。

具体构建流程见图 2。 

1）形成。个体心智基于先前的知识经验和一些

表面信息去识别设计需求，感知团队任务。团队确定

创新目标，设立“知识经济人”角色，促成创新策略

规划，引导不同个体对知识的初步理解，以建立共同

愿景。该阶段由于缺乏信息和沟通，团队个体只能依

赖先验知识和经验对任务初步感知，该阶段的共享心

理模型还只是一个初始阶段的心理模型。 

2）调整。通过促进成员之间的相互启发，深化

理解任务目标，建立知识社区，丰富个体认知。随着

团队成员之间交流和沟通的增多，团队成员获得了更

多的信息，开始克服第一阶段形成的错误和偏见，通 

 

 
 

图 2  协作创新共享心智模型构建流程（笔者自绘） 
Fig.2 Construction process of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and shared  

mental model (drawn by the auth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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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设计思维和协同工具，引导个体之间信息交互，逐

渐形成对团队任务的共识。 

3）融合。通过个体心智的探索，观点在团队间

开始讨论、演化、联结、融合，对任务感知有了新的

认识，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共享心智模型。在前一阶段

的交互和沟通基础之上，团队成员能够适应自己的角

色，成员之间产生共识，理解团队任务，并能够更协

调地合作。 

4）稳定。在建立稳定的共享心智模型的基础上，

团队个体间的合作更加协调，团队能迅速有效地调整

创新设计策略以适应任务情境，通过保留设计依据，

为创新策略提供决策支持，并获得最终创新设计方案。 

3  共享心智模型构建实例 

3.1  藏羌织绣产品创新设计项目背景 

藏羌织绣创新设计项目（简称藏羌绣项目），是

成都市花照社区在“非遗进社区”政策的推动下，通

过与驻扎在该社区的国家级藏羌织绣传承人杨华珍

合作，面向大众开展的社会协作创新设计项目。藏羌

织绣是四川阿坝州藏族传统手工编织与羌族挑花刺

绣技艺的合称。汶川大地震后，该地区的手工艺濒临

失传境地。灾后国家和当地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

对藏羌织绣等传统工艺进行大力扶持。此次活动由花

照社区的相关工作人员担任组织者的角色，联合杨华

珍手工艺团队、高校设计师及设计专家，面向社会公

开招募参与者，共同关注非遗文化的社会协作创新设

计项目。 

3.2  藏羌织绣产品创新设计中的共享心智模型构建

流程 

藏羌织绣项目最终招募到 15 名参与者，主要为
设计师和社区居民。因藏绣编织过程繁杂，此次创新
主要在羌绣工艺基础上进行创新。在共同协作中，因
参与个体的认知背景、个性、行为不同，对知识的认
知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为了保证个体之间的有效沟
通，需要引导个体对任务的理解和表达，促进不同个
体间的互相启发，形成协作创新共享心智，最终产生
设计方案。构建流程如图 3 所示。 

1）确认创新目标，开展交叉学习，促进不同个
体对知识的初步理解，建立共同愿景。为了达到较为
理想的创新成果，由设计专家担任“知识经济人”的
角色，对小组成员做知识调查、特长分析，并制定任
务策略。由于知识背景的差异，为了建立起关于知识
的个人理解，知识培训被认为是构建共享心智模型的
有效手段[28]。在本次项目实践中，设计专家根据所涉
及的知识，邀请不同领域专家在现场开展创新讲座，
拓展团队知识面。讲座内容涉及几个方面：藏羌织绣
文化历史、传统纹饰分析、非遗与 VR 技术、非遗商
业研究、羌绣针法实践。部分课程现场照片，见图 4。 

2）促进成员之间的相互启发，深化理解任务目
标，丰富个体认知。设计师、手艺人、普通社区居民，
通过知识培训，产生对藏羌绣创新任务的个体理解。
为了使个体之间的信息交互更有效，根据协作创新下
的个体间知识交互过程，设计专家在讨论过程中实施
相互启发策略。具体流程如图 5 所示。 

相互启发过程一共分为两个阶段。 

1）开展创意讨论。将团队分为设计师个体和非 

 

 
 

图 3  非遗协作创新共享心智模型构建流程（笔者自绘） 
Fig.3 Construction process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and shared mental model (drawn by the auth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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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非遗传承人杨华珍老师授课        b 小组成员学习羌绣针法      c 小组成员佩戴 VR 体验数字非遗 

 

图 4  非遗知识培训部分照片（笔者拍摄） 
Fig.4 Intangible heritage training (photographed by the author) 

 

 
 

图 5  相互启发策略（笔者自绘） 
Fig.5 Mutual inspiration strategy (drawn by the author) 

 

设计师个体。手艺人和普通居民都属于非设计师个

体。非设计师个体对设计方法和流程了解较少。由设

计专家担任“知识经济人”，根据任务目标引导小组

间的创意讨论，依托产品的案例研究，构建基于产品

的创新基础。 

2）帮助不同个体之间信息交互的过程，设计专

家指引设计师个体开启问题讨论，挖掘产品原型。设

计专家使用“自我提示单”引导非设计师个体进行创

意表达及反思（如图 6 所示）。对于难以用语言表达

的问题，辅以模型化媒介[29]，促使设计师个体与非设

计师个体进行有效沟通，帮助个体成员自我解释。专

家记录个体成员的不同视角和观点，整理过程中的设

计草稿，形成研讨日记。 
 

 
 

图 6  自我提示单（笔者整理） 
Fig.6 Self-reminder sheet (organized by the author) 

 
 

图 7  引导参与者使用 Figma 画布表达创意（笔者拍摄） 
Fig.7 Guide to express creativity using the Figma canvas  

(photographed by the author) 
 

在创意研讨会上，其中一位非设计师个体表示自

己想设计一个书包，但不知道如何创新。她先是在专

家的引导下，说出自己的设计意图，但也提出“还不

清楚怎么做”“怎么才能和一般的书包不一样”等疑

问。设计师个体则针对该个体的想法从设计角度提供

建议，非设计师个体在讨论过程中，受到了同伴启发，

提出“羌绣的图案中花卉纹样丰富颜色艳丽”“除了

花的造型，我更想表达智慧和知识”。此时，设计专

家请非设计师个体思考“自我提示单”中相关的问题，

进一步确认自己的设计主题。这位非设计师个体在完

成“自我提示单”后，认为可以“将佛手和花卉结合

起来，体现智慧无穷的概念”“纹样可以变形，未来

可以用到不同的产品上”。设计师个体也受到了非设

计师个体的启发，认为“生活里的创意最打动人”“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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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遗生活化可以吸引更多人关注”“佛手和花卉结合

设计文创品牌，未来做更多的衍生产品”。为了帮助

非设计师个体更形象地表达，设计专家采用了媒介工

具 Figma。它是一种基于向量图形编辑和原型设计的

协同设计工具，设计师个体和非设计师个体可以同时

在画布中添加图像、草稿、视频、便签等，便于不同

用户进行协作。在画布上，非设计师个体和设计师个

体可以用思维导图、涂鸦、文字、图库素材等方式表

达自己的想法。团队根据前期的创意讨论，设计专家

指导参与者使用该软件并对羌绣产品设计创意进行

视觉化输出（如图 7 所示）。一方面，该方式便于参

与者间的互相学习、表达、转化、融合，另一方面草

图也可以作为设计依据进行保存。 

在互相启发过程中，不同主体呈现了不同的视

角，差异化和冲突是知识理解和创新的重要资源[25]。

个体需要通过交流激发存在于头脑中的隐性知识，个

体认知结构也会对问题或焦点知识给出新的见解和

解释，建立起关于任务的个人理解，形成个人心智模型。 

共享心智融合，设计产品原型，保存设计依据。

通过个体心智的探索，观点在团队间开始讨论、演化、

联结、融合，对任务感知有了新的认识，形成了相对

稳定的共享心智模型。共享心智在知识、任务、团队

方面呈现了更为明确的结构。在团队确认以“桌旗、

书包、玩具、无纺布袋”为产品类型，以“花卉”为

图案，以“佛手和羊角花的结合”为文创 Logo 等具

体设计目标后，开始画草稿、选面料、习针法，并进

行产品的原型制作。羌绣针法主要有掺针绣、齐针绣、

滚针绣等，一般图案的题材多来源于大自然的花、草、

树、木、动物，以及故事。手工艺老师根据团队讨论

出的设计概念，现场指导羌绣针法，协助产品的制作。

迭代的原型设计是早期概念不断演化的产品，整个探

究过程中产生的意图、决策、设计过程都可保留，一

方面作为设计方案的依据，另一方面可用于构建知识

管理平台，以便形成环环相扣的知识循环过程。创新

过程如图 8 所示。 

获得创新设计方案，衍生设计思路。在完成具体

产品的制作后，设计专家鼓励设计团队借助互联网对

产品进行转化。团队最终设计出“一花一年华”文创

品牌，并在社区进行展览（如图 9 所示）。通过该方

式 将 非 遗 藏 羌 织 绣 文 化 推 广 给 社 区 大 众 ， 并 鼓 励 
 

     
a 针法老师现场指导小组成员创作     b 小组成员在无纺布上进行创作    c 小组成员尝试创作较大幅面的作品 

 

图 8  产品创新过程（笔者拍摄） 
Fig.8 Product innovation process (photographed by the author) 

 

 
a“一花一年华”品牌 Logo 及社区文创展览形象 

 
b 部分小组成员的协作创新产品 

 

图 9  社会协作创新产品设计展示（笔者拍摄） 
Fig.9 Show of social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product design (photographed by the auth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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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居民参与进来，在传承非遗文化的同时获得创

收。而设计过程中的设计草稿、研讨日记等，都作为

设计依据进行保存，对于未来持续不断的社会创新提

供参考和借鉴作用。 

4  结语 

本研究给社会协作创新实践中，构建团队的共同

理解和创新带来一定启发。一方面，个体知识可能会

发生变化，因为理解得到了补充，并从参与中得到了

学习。参与个体在知识协调人的引导下，经过信息交

换和互相启发，修正和强化了个体心智，形成了共享

心智模型，进而完成目标任务。另一方面，设计方案

应包含设计背后的设计依据，有助于完善知识网络，

也方便其他参与者学习。 

本研究也有不足之处。在个体心智模型的表达及

融合方面仍需要做进一步的研究。根据团队个体互依

关系，除了协同协作外，还有平行协作、继行协作等

方式。未来将继续深入开展相关研究。虽然采用了较

为传统的协同创新设计实例，但可以从共享心智模型

形成的角度为设计人员提供更多洞察，使参与者之间

的相互启发更为活跃，为社会协作创新设计方法提供

更多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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